
（下转 13 版） 隰

和新征服土地之间的精神纽带，

并切断流亡巴勒斯坦人对故土

的关联？ 这成为以色列新政府

面临的严峻问题 。 更名 、 考

古、 造林、 殖民等多项政策相

辅相成， 共同彰显和巩固以色

列对疆土的掌控， 并抹除巴勒

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和

记忆。

地名改变首当其冲。 早在

建国前就已经启动的更名工

作， 在建国后得以加速。 1949

年7月， 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

了一个 “地名委员会 ”， 由时

任总理本-古里安亲自督察 ，

实施一项 “希伯来化 ” 计划 ，

消除全国各地 、 山脉 、 河谷 、

水泉和道路的阿拉伯命名 ，

冠以希伯来文地名 。 这项行

动于 1951年完成 ， 有些地名

由阿拉伯语译成了希伯来语 ，

有些则直接被希伯来语替代 。

费舍尔街变成了耶胡达·哈亚

米特街。 甚至一些穆斯林圣地

和圣人之墓， 也被改成了犹太

人或 《圣经 》 中的圣地名称 。

借助新地图和地理教育， 这些

新地名得以在以色列民众心中

扎根， 拉近了他们与国土之间

的精神关联。

《圣经》考古是一项最能为

新移民提供犹太民族 “历史之

根”和“圣地纽带”的依据，帮助

他们驱除对新国家的疏离感 ，

也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以

色列拥有新疆土的合法性。 因

此， 考古在建国后的以色列社

会拥有一种崇高的地位； 在六

日战争中以色列掌控整个耶路

撒冷以后， 又进一步成为一种

引发全民狂热的行动。 建国初

期的许多以色列军政要员 ，如

本-古里安、 摩西·达杨、 伊戈

尔·亚丁等都热衷于圣地考古

事业。 但致力于发掘犹太民族

与《圣经》时代巴勒斯坦地区历

史关联的考古， 呈现出明显的

选择性。 在一个个《圣经》时代

重大考古发现被公诸于世 ，引

发世界惊叹赞誉的同时， 推土

机也在无情地摧毁古代巴勒斯

坦人的遗迹和中世纪以来的伊

斯兰建筑陈迹。

建国以后， 以色列还通过

“犹太民族基金会” 大举在全境

造林绿化，以告慰纳粹大屠杀死

难者，彰显锡安主义运动的道德

优越性。但此种造林绿化行动也

隐藏着消除阿拉伯人历史痕迹

的意图。犹太民族基金会是锡安

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开展殖民

事业的主要组织，长期致力于从

阿拉伯人那里获取土地和其他

资产， 转租给犹太定居者所用。

建国后，该组织在以色列国防军

驱逐阿拉伯居民的基础上，借助

推土机改变原有的树林和地貌，

大量毁掉阿拉伯人种植的橄榄

树，改种来自欧洲的松、柏，绿洗

“Nakba”。 该组织负责建造的几

乎每一片森林，都有着以色列希

望抹除的阿拉伯废墟。在连通特

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

旁，有一个名为“加拿大公园”的

以色列国家级森林公园。该公园

占地8万英亩， 就建在三个阿拉

伯旧村庄遗址上。在约书亚(A.B.

Yehoshua) 的小说 《面对森林》

中，阿拉伯裔护林员在他看护的

以色列森林点燃一场大火，使森

林化为灰烬，由此，巴勒斯坦村

庄被毁灭掩埋的痕迹原形毕露。

劫夺和破坏巴勒斯坦人拥

有的相关文献资料， 也是以色

列压制乃至摧毁 “Nakba”记忆

的重要举措。 两家研究机构的

命运很有代表性。 黎巴嫩贝鲁

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和东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会”都

曾收集和保存大量有关巴勒斯

坦历史的文献资料 。 1982年9

月， 以色列军方袭击贝鲁特的

“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以及其他

涉及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的机

构， 并将其中的数万卷珍贵文

献资料洗劫一空。 1983年以色

列军方出动战机实施轰炸 ，摧

毁了该中心。 2001年8月，“阿拉

伯研究会” 则在以色列文物局

命令下被征收， 其收藏的大批

资料被充公。 这些机构被毁对

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研究造成

的损失难以弥补。

以色列国内相关机构也保

存了大量关于独立战争期间的

相关档案。 在80年代至新世纪

初， 这些机构都曾经根据以色

列档案法向公众开放到期档

案。 在研究以色列建国前后历

史过程中，莫里斯等“新历史学

家” 就曾发现并运用了大量来

自建国前后犹太武装组织 、工

党中央委员会等机构保存的档

案。但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国防

军 下 属 的 “ 秘 密 安 全 局

（Malmab）” 已经派人到多所档

案收藏机构审查， 以影响以色

列安全为由， 将大量已经解密

的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档

案重新封存。在一次访谈中，曾

在“秘密安全局”任职的官员坦

言， 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封存这

些档案， 就在于担心其激起以

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探寻 ，影

响以色列外交和安全。 封存这

些档案的直接动机， 就是从可

信度方面削弱有损以色列历史

形象的学术研究。

典型如以色列外交部保存

的代尔亚辛事件密函。这些密函

因以色列外交部1969年给外交

使团的宣传册而起，该宣传册由

莫里斯父亲所作。 该宣传册称

代尔亚辛事件是阿拉伯方面的

“发明”，不曾发生。 1971年，当

年曾任以色列军队高层的一些

左翼工党成员致信外交部抗

议，确认右翼武装曾在代尔亚辛

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大规模屠

杀等暴行。 在抗议下，外交部不

得不封存了这些宣传册。2003?

2004年间，莫里斯曾在研究中阅

读并引用这些密函，但在2018年

重新申请阅读时被拒。

有关建国前后巴勒斯坦难

民问题的档案保密期也一再延

长。 2010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

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需要为

由，下令将国防军 、辛贝特 、摩

萨德、 原子能委员会和生物研

究所等部门高度机密的档案保

密期延长20年；到2018年，又下

令进一步延长了20年。 与独立

战争有关的档案， 因涉及到锡

安主义领导人和犹太武装关于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立场和举

措， 被视为有损以色列的公共

外交和国家形象， 也被纳入延

长保密期的范围。

针对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

人 和 犹 太 左 翼 中 兴 起 的

“Nakba”纪念活动，犹太右翼也

试图加以压制。 2011年3月，以

色列议会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

通过了“Nakba法”，规定任何公

共机构若不尊重 “国旗和国家

象征”，以色列政府将切断或削

减对其财政资助。 对于法案的

支持者而言， 独立日就是国家

的重要象征之一； 将独立日视

为哀悼日， 自然就属于对国家

象征的亵渎。

除了这些防守性的压制策

略，以色列还通过追究阿拉伯人

对犹太人的历史罪责，反击巴勒

斯坦人的“历史战”。 一方面，积

极追究中东国家驱除和迫害犹

太人的历史罪责。阿以经历多轮

冲突， 近86万犹太人为此受到

中东国家驱逐或在反犹骚乱中

逃亡，大量财产丧失。逃亡的苦

难历程， 以及他们来到以色列

的长期不利地位， 近年来不时

以亲历者的记忆见诸媒体 。

2019年1月5日以色列政府还就

此发表正式声明，要求突尼斯、

摩洛哥等 8国向以色列补偿

2500亿美元。 另一方面，指控巴

勒斯坦宗教领袖在纳粹大屠杀

中的历史罪责。 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多次宣称， 正是巴勒

斯坦大穆夫提阿明·阿尔-侯赛

尼（Amin al-Husseini）游说希特

勒，使后者将对犹太人的政策从

驱逐升级为种族灭绝。这一指控

未能在历史学界获得认可，却被

以色列右翼一再提及。

“ 最 后 的 天 空 之

后 ”：巴勒斯坦如何

建构Nakba记忆？

作为一种 “想象的共同

体”， 民族身份需要依托疆土、

语言和共同记忆等要素才得以

维系。 丧失故土之后， 共同记

忆成为巴勒斯坦 “共同体” 想

象和情感的主要来源。 难以实

现的独立建国梦想， 分崩离析

的难民社区， 时刻遭受剥夺的

基本权利和尊严， 苦难艰辛的

难民生活 ， 以及难以排遣的

“乡愁”， 都驱使巴勒斯坦人建

立一种基于 “Nakba” 记忆的

集体身份认同。 面对以色列强

权 占 领 和 “ 除 名 毁 忆 ” ，

“Nakba” 记忆日益成为巴勒斯

坦人对以色列实施文化抵抗和

维权的武器。

在难民营， 背井离乡的巴

勒斯坦人用各种方式在日常生

活中实践 “Nakba” 记忆 ， 以

不忘失去的故土。 他们在难民

营往往以旧村庄单位聚居， 维

护旧有的社会关系和传统习

俗 ， 甚至选择村庄内部通婚 。

他们以在旧村庄时熟悉的名称

命名难民营、 街道、 孩童、 学

校和企业。 他们保存着旧的房

契 、 地契 、 身份证明 、 信件 、

旧宅钥匙、 旧巴勒斯坦地图等

象征故土家园的物品 。 2000

年， 以色列 《国土报》 记者阿

里·沙维特采访流亡美国的著

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

W.萨义德时， 就发现后者办公

室里摆着一副镀金的巴勒斯坦

完整地图。 伴随着老一代难民

的老去， 这些物品的代际移交

也往往成为一种延续记忆的庄

严仪式。 难民社区还积极建立

旧邻里协会或俱乐部， 以提升

年轻一代的记忆。

难民知识分子也以书写和

展现民族创伤和流亡生活体验

为主要的文艺和历史创作题

材 。 “Nakba” 记忆在巴勒斯

坦人的艺术活动中尤其被置于

中心位置。 萨义德的著述大多

数以巴勒斯坦问题为题材， 以

深邃犀利的言辞批判着西方殖

民主义带给中东的灾难和西方

知识界的 “东方主义 ” 偏见 ，

积极倡导以文化和记忆来抵抗

占领和遗忘。 著名巴勒斯坦民

族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的诗

作， 如脍炙人口的 《最后的天

空之后》 等， 大多寄思记忆中

的故土家园， 抒发巴勒斯坦人

的丧家离乡之痛。 这些知识分

子的创作， 倾吐着巴勒斯坦人

的哀思和愤懑， 支持着他们抵

抗压迫和占领的信念和激情。

巴勒斯坦国家档案体系的

缺乏，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文献

档案的控制、 劫夺、 破坏， 使

得聚焦精英视角的自上而下的

巴勒斯坦历史缺乏坚实的档案

文献基础， 驱使20世纪末巴勒

斯坦人以口述史为主要方式重

建难民历史， 并解决历史知识

生产和传播中的不平衡局面 。

体现非精英视角的自下而上的

巴 勒 斯 坦 历 史 兴 起 ， 成 为

“Nakba” 记忆建构中的重要史

学形式 。 相关研究机构收集 、

整理 、 传播的难民访谈记录 ，

见诸媒体的个人回忆， 都借助

现代化媒体将许多难民个体和

家庭的鲜活经历， 以一种直观

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鉴于集体记忆在民族身份

建构和政治动员中的重要性 ，

1998年，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将每年的5月15日设为官方

的 “Nakba” 纪念日 。 在年度

“Nakba” 纪念活动中， 巴勒斯

坦领导人发表演说， 民众开展

大规模游行， 孩子们举着写有

被毁村镇名称的标语牌或巨大

的钥匙参加游行， 以及举办主

题艺术展等。 1998年 “Nakba”

纪念活动的重要仪式还包括老

一辈难民向新一代移交象征家

园的旧屋钥匙。 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还通过教育系统来强

化 “Nakba” 记忆 ， 如在教科

书和教师指导用书中以大量篇

幅提供充实的内容。 此外， 民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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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难民潮涌向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周

边阿拉伯国家，庞大的难民社区由此生成，迄今已

经膨胀到近 500 万人。 （图片来源：联合国档案）


